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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小姐死了

吴大小姐死在了自己家里。
她一身齐齐整整的，还是那么干

净，就像一早知道了大限，丝毫看不
出痛苦和狼狈的痕迹。她躺在院子
里那个平时常坐的旧长藤椅上，头微
微歪向左边，仿若在仔细听石桌上收
音机里那一出戏的唱白。灰白色的
头发仍像平日里那样整齐地拢到耳
后，用乌色的发箍定住，一丝不乱。
她穿了件淡青色的锦缎长褂子，那是
在姚阿姨店里裁的，斜襟的，领口上
绣着几只兰花。藏青色的棉布裤子
浆洗得很平整，黑色的布鞋上也没
什么灰尘。腕子上没有首饰，只有
她平时用惯的淡淡雪花膏味。老人
家一身清白地来，也是一身清白去
了。

最早发现她的是姚阿姨，吴大小
姐头些天拿了一块旧布料来找她定
做裙子。姚阿姨说那料子虽然看起
来有年头，但材质却是上好的，一看
就是她压箱底收着的好东西。本以
为吴大小姐是要出远门才会特意制
件新衣，没想到到头来竟是上路时穿
的了。

姚阿姨今早做好了裙子，怕热天
老人出入不方便，就给她送了过来，
进门看她坐在院子里，先还以为是睡
了，眼看日头越来越低，要照过来了，
姚阿姨便轻唤她，想把她叫醒。吴大
小姐却没有动静，姚阿姨推了推她的
肩膀，她手上的大蒲扇就顺势掉在了

地上。姚阿姨这才发现有些不大对
劲儿，吴大小姐独居，旁边也没有人
帮忙看顾，姚阿姨忙喊了居委会来
看，可那也晚了，人已经没了。

吴大小姐的院子里少有地热闹
起来，大人们忙前忙后的，我站在一
旁呆立着。想走到她正面，去瞧瞧她
的脸，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我想以
后再也见不到她，大约应该是要哭，
可眼泪却像结成了冰，怎么也落不下
来。我想跟她说句悄悄话，说那个珠
花头面是我拿走了，我要还回来的，
但嘴巴张开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好
像一切都化在空气里了。

我也不知自己站了多久，就在他
们要把吴大小姐抬到屋里去的时候，
我突然冲了过去。但是却被小船哥
拉住了。他把我按在怀里，小声说：

“乔乔，乔乔，别看。”
我终于哭了出来，可是声音还是

被更强烈的悲声盖住了，那就是跟小
船哥一起过来的将军爷爷。

他单膝跪在院子里，号啕大哭。
慌乱中不知是谁碰响了吴大小

姐的收音机，里面播的正是程砚秋的
那一段：

“对镜容光惊瘦减，
万恨千愁上眉尖；
盟山誓海防中变，
薄命红颜只怨天；
盼尽音书如断线，
兰闺独坐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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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小姐

老洋人坐滑竿

早在自治军离开母猪峡之时，丁保成、赵中
魁、陈玉堂等几位参谋都觉得，这么一支强大的
队伍不声不响地回老家去，总觉得不怎么妥帖，
会被豫西绿林嗤笑的，既然蹚了这么长时间回
去，是荣归故里的事儿，应该吹吹打打、热热闹
闹、光光棍棍地回到家乡。可怎样才能热闹起来
呢？他们思来想去，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还
是陈玉堂一拍脑门道：“依我看不如模仿洛阳吴
佩孚出行巡视的模样，端起架子，摆开阔气。”

吴佩孚巡视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也只是
听说，没见过一次，但不管啥样，只要按照自己心
目中的标准来张罗，也就知足了。于是，他们找
来一顶绿呢大轿，请老洋人张庆坐在轿子里，前
面铜锣开道，后面卫队跟随，前呼后拥，鼓号声
声，锣声锵锵，耀武扬威，派头十足。在行进途
中，遇到山路，张庆觉得坐轿比骑马还难受。

还是赵中魁别出心裁地又想出一种办法：弄
两根挑脚用的大柳木扁担，把古色古香的大圈椅
绑在扁担上，像做滑竿一样做成特制座椅，让张庆
坐在大椅子里，两人抬着上下晃动忽闪，时而如在
云中雾里，时而如在水上风里，还可观赏一路的美
景，看上去很有派头，沿路村寨绅民迎接时，无不
感到奇特新鲜，张庆倒觉得这样别有一番情趣。

无论张庆乘坐大轿、滑竿、圈椅或马车等，队
前总是或抬或用马拉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各种
供品，燃着三炷胳膊粗的大香，缭绕的香烟里竖
块木板，上写：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这是豫西
一带起房盖屋时的风俗，农户在起房建屋时，总
要于上梁的当日，在新房后墙贴上一块黄表纸，
上写：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就是图个吉利，这竟
被自治军一帮参谋们派上了用场。其他几路杆
头，也都根据自己的人马多少情况摆起了阔，骑

马坐轿，各取所好。
在队伍的前面，还竖有不少旗杆，除了“河南

护国军”和“河南自治军”两面大旗在队列里飘荡
外，还有红底黄火焰边的三角旗，上写着“替天行
道”或“检阅大巡阅使”，也有只写一个字“集”或

“忠”字的；更有红底蓝火焰边的旗上写着“张”、
“王”、“李”“赵”等单字，好多旗下挂着一尺来长
的五色布条，一面旗表示一杆人马，一个布条表
示一队或一营的人马，以此来炫耀各杆兵力。

河南自治军这样张张扬扬、吹吹打打一路走
来，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回到了汝河岸队伍的出
发地，不知是看热闹抑或是热情接待，沿途村寨
大人小孩皆是夹道欢迎，不少大寨如同办喜事似
的，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有的村还写来大戏演
唱，以示庆贺。

返回豫西的自治军驻防情况很快传到驻郏
县城的剿匪司令部：李鸣盛、陈青云杆盘踞在鲁
山以西马楼、耿集；张得胜、吴大脚等杆盘踞在宝
丰以北、郏县以西的谢庄、清凉庙岭一带；老洋人
张庆与张大麻等杆在汝河南岸的磨冢营、商酒
务、赵官营。统计各杆人数有万余之众，驻地宛
若一字长蛇，蔓延百余里，声势浩大。

靳云鹗得知三大股蹚将分途归来，所过之
处，纷纷攘攘，轰轰烈烈，老洋人张庆还自称什么
巡阅使、检阅使到此，一路上张贴告示安民，真让
人啼笑皆非。惊喜之余，他又多了一层担忧。忧
的是万一被掳的洋人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很难交
差，怕逮不住黄鼠狼，惹得一身骚，出力不讨好，
前功尽弃不说，甚至会落个罢官丢职的下场。在
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不敢怠慢，急驰洛阳，向吴
佩孚寻求良策。

豫西大围剿的帷幕徐徐拉开，老洋人张庆该
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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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8点，女儿突然提出
要做游戏。她说：“爸爸，你站这
里。”然后她让我站到老公的对面，
说：“你们把手拉起来，再举起来，
做成拱桥的样子。”接着，女儿就以
我和老公为轴心，穿过我们用手搭
成的拱桥，绕着我们的身子转圈，
一边转一边唱着歌。

在女儿的歌声中，我和老公也
开心地大笑，笑着笑着，我问老公：

“你的手怎么变得这么粗糙了？”恋
爱时，他的手很细腻，我还逗他说
这么好的手应该去弹钢琴。结婚6
年了，我们忙着挣钱，忙着生养孩
子，磕磕碰碰地过日子，再没有像
恋爱时那样仔细看看对方的手，我
心里瞬间有了别样的滋味。这时
老公也说：“你的手也变了。以前
你的手很柔软，现在却硬硬的。”我
说：“还不是这日子弄的嘛。”这一
夜，已经久违了的关心又开始出现
了。

此后，我们全家都爱上了这种
身体相互接触的游戏。我们从“拱
桥”发展到“坐轿子”，我和老公的
双手交叉握在一起，组成一个“坐
垫”，然后女儿的两条腿分别跨在我
们的胳膊组成的圈中，坐在我们的
双手上，手则搭在我和老公的肩
上。我们就喊：“新娘子来喽，新娘
子来喽。”把女儿从这间屋驮到那间
屋。驮着驮着，老公突然说：“累了，
休息一下再来。”我很奇怪：“我都没
有累，你怎么就累了？”老公说：“这
一阵子都是这样，很容易疲乏。”

我有些害怕，第二天就把老公
拖到医院，一查，结果是转氨酶偏
高。老公小时候得过肝炎，只要身
体状况不佳，转氨酶就会升高。回
到家中，我命令老公一个月之内不
许做家务，晚上 10 点必须上床睡

觉。而我则开始每天晚上都用紫砂锅煲汤，
早晨早早起床用煲好的汤煮面条给他吃。

以前，为了多接些活，我晚上总有不少
应酬。现在一想，还是家人的身体要紧，钱
是赚不完的。所以，我晚上尽可能地早回
家，做些荤素搭配的好菜，让老公饮食更合
理，帮他调理身体。不出一个月，老公的精
神状态明显好转，到医院一验血，果然，转
氨酶基本恢复正常了。

那天，从医院回家，老公和我十指相
扣，这种亲密的感觉很让我感动。婚后这
么多年来，我们除了亲热时才有身体交流
外，平时各忙各的，很少有过这种亲昵的感
觉，以至于都忽视了对方的身体，淡忘了曾
经令我们心动的一个眼神、一个笑脸。

老公也感慨地说：“平时看报只注意与
工作有关的信息，现在不同了。昨天看报
纸，有一篇短文特别好，讲的是夫妻两人每

天拥抱一次的小故事，读着读着居然被感动了。”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家了。一进家门，老公

便张开双臂，我顺势扑了过去，接着他牢牢地抱
住了我。我感觉是第一次被他这么温暖地抱
住，有一种在爸爸怀中被宠着的感觉，不由得泪
花闪闪。

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又开始做游戏。我突
发奇想，让女儿来“钻山洞”。我和老公都躺在
床上，身体不断交叉重叠，做成各式各样的“山
洞”，然后女儿像穿山甲一样从中间爬过，这种

“体语”交流使我们在肌肤相亲中，慢慢明白了
什么是“耳鬓厮磨”。

很多年前读到一首诗，说的是两个人相爱
的方式，就是“互相为对方梳理羽毛”，当时还不
太理解，现在终于有了全新的认识。男人和女
人之间，最本质的需要就是生命的相会和身体
的相融，而在生活中最基本的便是彼此身体的
亲密无间。

抢红包

老公：“你老盯着手机看什么？”
老婆：“抢红包。”
老公：“一晚上能抢多少？”
老婆：“没准，有时几块，有时几分。”
老公：“我给你50块，你能不能盯会儿我？”

很有道理

室友说：如果女人一天走了两万步，那么她
是在逛街买东西；如果一天只走了18步，那么她
是在网上买东西。（很有道理的样子！）

猜硬币

吃完饭，女友和我都不想洗碗，她说：“猜硬
币吧！你猜对了我就去洗。”只见她一拍：“几几
年的？”

坏了我的好事

到火车站去，问一美女：“请问火车站网上
取票点在哪？”美女看了我一眼说：“口渴，买瓶
水来告诉你。”边上大爷突然说：“小伙子，我带
你去，渴死她。”大爷，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

为什么不早点问我？

5岁的孙子喜欢乱写乱画，常常一边画画还
一边说这画的是什么，那又画的是什么。这天
我拿了一张他以前画的画问他：“你这是画的什
么？”

他歪着头看了半天，最后无奈地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问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
一下子把我逗乐了。

忘了儿子

这几天降温，我一不小心着凉了，昨天下午
实在是咳得厉害了，想着老公快下班了，于是让
他给我带盒药回来，结果他却两手空空地回
家。我不禁有些恼了，气哼哼地说：“前天让你
带一个灯泡回来你忘了，今天让你带药，你还是
忘了，你说你心里还有我吗？”

一旁正在玩玩具的儿子见我这样，有些急
了，跑过来对我说：“妈妈，你别怪爸爸了，他不
是有意的。”我不禁好笑，故意板着脸问儿子为
什么帮爸爸说话，儿子赶紧摆手说：“不是的，前
天爸爸去幼儿园接我，抱起我说，‘这个小胖墩
儿是谁呀，怎么这么沉’，他连自己儿子都不记
得了，他就是忘性太大。” (广日)

让我们为对方梳理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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